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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学师生对 《世说新语》的接受研究

安忆涵１，朱恩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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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在 《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新
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了一批古籍丛书以适应时代要
求。《世说新语》以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在这些丛书中，走进了民国中学师生的视野。他们以报刊为阵地，
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 《世说新语》选篇或研究论文，形成对该书的间接接受。中学师生的参与使该书在
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他们撰写相关文章，以 “写”的形式
直接参与进 《世说新语》的接受过程。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推动了民国 《世说新语》研究的进
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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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世说新语》（以下简称 《世说》）产生后，围绕该书的研究便已开始。从敬胤和刘孝标的注文、刘知

几的讥评到刘辰翁的评点、王世懋的批释，乃至 《容斋随笔》《读书脞录》等古代笔记里的相关论述，都展

现出历代文人对 《世说》的研究热情。晚清以来，伴随着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学者们尝试

用异域之眼重新审视古代的文化资源。《世说》研究逐渐从古典研究阶段步入现代研究阶段。研究群体也

由传统文人转换为具有现代大学教育背景的现代学者。但是在这些专业学者之外，还有一些群体也参与进
《世说》的学术史与接受史建构，并在民国时期的报刊史料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这部分群体以中学师生

为代表，因其数量不多，往往被研究者忽略。① 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如何参与进 《世说》的传播与接受过

程？其行为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一、作为中学国文读本的 《世说新语》

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繁盛，吴永贵统计其数量为２６８５９种②。在古籍出版普遍繁荣的背景下，《世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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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 《世说》接受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此期 《世说》传统笺注的研究，关注重点是余

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如吴冠宏：《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之诠释特色及其文化意义初探》，《成大中文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２
期；刘强：《体大虑周，兴寄遥深———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平议》。二是对此期 《世说》现代学术观照的研究，关注重点是鲁

迅、宗白华等现代学者对 《世说》的评论。如袁济喜：《论宗白华的魏晋美学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金

浪：《历史断裂处的魏晋想象———在抗战语境下重读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鲍

国华：《革命时代的 “词”与 “物”———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文艺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７期。三是对此

期 《世说》仿作的研究。如严都岿：《〈新世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０年；刘强：《夏敬观及其〈清世说新

语〉校补本》，《文史知识》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刘丽：《民国 “世说体”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同济大学人文学院，２０１９年。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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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了继晚明之后的第二次出版热潮。笔者所见民国时期 《世说》版本有二十三种①。

以出版者论，此期藏书家私刻、传统坊刻和新兴出版机构在 《世说》的出版上皆占一席之地。其刊刻
方式仍有采用雕版印刷者，如湖北官书局刻本和潮阳郑国勋龙溪精舍刻本，但总体上以石印和铅印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 《世说》中，有不少是作为丛书中的一种来发行的。如中华书局出版的 《四
部备要》《儿童古今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四部丛刊》《学生国学丛书》《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新

中学文库》《中学国文补充读本》，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的 《文学笔记丛书》，世界书局出版的 《诸子集成》

等。这些丛书中均收录了 《世说》一书，部分还辅以新式标点和注释。其中，《学生国学丛书》《新中学文

库》《中学国文补充读本》是商务印书馆针对中学师生读者而出版发行的。
《学生国学丛书》由王云五、朱经农主编，１９２６年１月开始出版。该套丛书的定位是中学师生课外读

本。丛书编例第一则写道：

中学以上国文功课，重在课外阅读，自立攻求，教师则为之指导焉耳。惟重篇巨秩，释解纷繁，得

失互见。将使学生披沙而得金，散贯以成统，殊非时力所许；是有需乎经过整理之书篇矣。本馆鉴此，

遂有 《学生国学丛书》之辑。②

编者从国文学习的角度，提出中学国文功课重在课外阅读，以自学为主。针对古代典籍卷帙浩繁、学生无
时力尽读的问题，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部分书目以满足中学师生的阅读学习需求。因此，该套丛书还具

有 “无关宏旨者，概从删削”的特点。《学生国学丛书》中收录的 《世说》一书，初版于１９２８年６月，其后又
于１９３３年５月和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再版。该书由崔朝庆选注。文中删去了刘孝标注文，代以崔朝庆自注，所选

条目多为故事性较强者。该本 《世说》卷首有编者序文，文中对 《世说》内容、特色和版本做了简要介绍，

称美 《世说》“诚小说之杰作也”“唐使臣所著 《晋书纪传》或不及是书之精美焉”。序文最后对该书的编选

目的进行了说明：“书中句或钩棘语近方言，千数百年来，未能有人厘正，美尤有憾，此可视若史之阙文者
也。兹为便利初学计，选注为一小册，虽云管中窥豹，仅见一斑，然亦足以知晋世清谈之大概也。”③ 《世
说》中的方言俚语等难解词造成了后人解读文章的困难，为 “便利初学”，崔朝庆特选注一部分 《世说》篇

目以飨读者。这里的 “初学”主要是指学习国文的中学生。１９３７年开始出版的 《中学国文补充读本》丛书
更加突出了 “中学国文读本”的性质。这套丛书是按照中学国文略读部分选用读物的标准来编辑的，全套

共五十种八十册，旨在为中学生略示读书门径。④《学生国学丛书》中的部分书目再次选入，崔朝庆选注的
《世说》便是其中之一，只是题名被改作 《节本世说新语》。商务印书馆在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８年期间出版的
《新中学文库》与 《中学国文补充读本》有所重复，《节本世说新语》亦在其中。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诸多版本的 《世说》中，有一部分是以中学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

的，专供中学师生们阅读学习使用。１９１２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在 《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正式确定 “国文”

一科，并在第三条对国文学习的要旨作了如下规定：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
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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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二十三种分别为：１９１１年湖北官书局刻本、１９１６年罗振玉唐写本影印本、１９１７年杨士琦铅印本、１９１７年郑国勋 《龙

溪精舍丛书》刻本、１９１７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１９２０－１９３６年中华书局 《四部备要》影印本、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商务印书馆 《四部丛

刊》影印本、１９２４年扫叶山房石印本、１９２６年中华书局铅印本、１９２６年３月扫叶山房陈益标点本、１９２８年６月商务印书馆崔

朝庆选注本、１９３１年４月商务印书馆 《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华书局 《世说新语故事》、１９３３年９月新文化书社王明

标点本、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大中书局铅印本、１９３５年１月大达图书供应社周梦蝶标点本、１９３５年１月启智书局铅印本、１９３５年９
月商务印书馆 《国学基本丛书》本、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世界书局 《诸子集成》本、１９３６年４月广益书局周梦蝶标点本、１９３７年７月

商务印书馆 《节本世说新语》、１９４０年商务印书馆 《历代小史》影印本以及广益书局石印本。

王云五编：《编纂古籍今注今译序》，《王云五全集》第１９卷，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７６页。

崔朝庆：《〈世说新语〉序》，［南朝宋］刘义庆著，崔朝庆选注：《世说新语》，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卷首，第１－２
页。

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１９８７－１９４９》，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１１４页。



易之文，兼课习字。①

国文所学是从近世文到近古文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初中国文课程要求 “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引

起学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②；高中阶段则要求 “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继续练习文言文写作”③。这些

课程标准都对学生的古文功底提出了要求。民国时期的学者也多有关于国文教学的探讨。如胡适提出 “国

文通顺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用古书”④；陈燮勋认为中学生在国文阅读方面应 “能阅

平易之古书”⑤。在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新中学文库》等一批以提升中

学生国文阅读能力为目标的丛书应运而生。《世说》也以国文读本的身份走进了中学师生的视野。

二、取便初学：民国时期 《世说新语》的教学价值体认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兴起一场关于 “中学生国文程度”问题的讨论。论争以１９３１年１２月 《中学生》

杂志第２０期所载尤墨君的 《中学国文前途的悲观》为嚆矢，文章关注到中学国文教学的问题。至１９３５年１
月，该刊第５１期设置了 “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的专栏，刊发了一组专门探讨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问题

的文章，从而将本次讨论推至高潮。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伴随着这股争论浪潮，四十年代出现了两份

国文教学性质的刊物：《国文月刊》与 《国文杂志》。《国文月刊》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和文学院国文

系联合创办，创刊时间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９４９年８月停刊。该刊宗旨在于 “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

自修国文的材料”⑥。《国文杂志》于１９４２年１月创办，１９４６年２月停刊。该刊由叶圣陶主编，先后在成都

与桂林两地出版。与 《国文月刊》的宗旨近似，《国文杂志》旨在 “在国文学习方面，对青年们 （在校的和校

外的）贡献一些助力……竭尽我们的知能，提倡国文教学的改革，同时给青年们一些学习方法的实例”⑦。

这两份刊物的存续时间较长，皆以国文教学改革和提升中学生国文水平为重点。中学师生是它们面向的主

要读者群。除这两份刊物外，此期还有一些由中学、出版社、教育厅等机构主办发行的刊物，同样以中学

师生作为重要读者。

这类以中学师生为预设读者的刊物杂志曾发表过一些与 《世说》相关的研究论文和选读篇章。笔者所

见篇目如下：

表１　以中学师生为主要读者的刊物发表 《世说新语》相关文章统计

序号 题目 作者 发表时间 来源

１ 《国学鳞爪：〈世说新语〉》 赵冬 １９３４年９月 《振华季刊》第１卷第３期

２ 《世说新语》 ／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 《南开高中》第２期

３ 《文人逸事》 ／ 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８日 《南开高中》第９期

４ 《评〈世说新语〉》 庄永绥 １９３６年８月 《上海江西校刊》第１期

５ 《阮籍的悲哀》 郑松元 １９４０年６月 《新青年》第４卷第２期

６ 《世说新语》 红树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日 《新学生》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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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元晖主编，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８０页。

叶绍钧、胡适：《新学制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课程教材研究所编：《２０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

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４页。

胡适：《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课程教材研究所编：《２０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７页。

胡适：《中学的国文教学》，《新教育》第５卷第３期，１９２２年１０月。

陈燮勋：《中学国文自修的商榷》，《新教育》第５卷第４期，１９２２年１１月。

《卷首语》，《国文月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０年６月。

《发刊辞》，《国文杂志》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２年１月。



序号 题目 作者 发表时间 来源

７ 《笔记文选读：〈世说新语〉》 吕叔湘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国文杂志》第１卷第３期

８ 《译〈世说新语〉八则》 徐文麟 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０日 《国文杂志》第１卷第６期

９ 《魏晋风流与老庄思想》 许世瑛 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 《北平中学生》第１期

１０
《推荐青年可读的书特辑：

〈世说新语〉》
吕白华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 《青年界》新３卷第１期

１１ 《〈世说新语〉之文章》
［日］吉川幸次郎著，

纪庸译
１９４８年２月 《国文月刊》第６４期

１２ 《释 “阿奴”》 许世瑛 １９４９年１月 《国文月刊》第７５期

１３ 《〈世说新语〉刘注义例考》 赵冈 １９４９年８月 《国文月刊》第８２期

　　作为中学国文读本的 《世说》引起了 《国文杂志》等以中学师生为主要读者的刊物的关注。上表所列

十三篇 《世说》相关文章，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却表明中学师生这一读者群体在 《世说》接受史中占有着一

席之地。以报刊为阵地，民国中学师生们 “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 《世说》篇章或发表的研究论文，提

升自身的国文素养，《世说》也因其 “取便初学”的特点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体认。

以阅读的方式提升国文素养，一方面是通过阅读，中学师生对 《世说》的文本内容和风格有所了解，甚

至能够在 《世说》的影响下形成精简的文思。１９４７年 《青年界》新３卷第１期和第２期连续推出 《推荐青年

可读的书》特辑，邀请叶德均、柳亚子、周贻白等多位学界名人为青年学生荐书。其中，吕白华所荐书目即

为 《世说》。他从青年学生的阅读现状入手，写道：“我国古传的书，浩如烟海，青年学生要在这繁复的课

程和短暂的时间上去采撷古书的精萃，实在茫无适从，一则很多不合现代性，一则其文总那么洋洋数十万

言，对于 ‘益’一方面很空洞。”针对这一阅读情形，吕白华将 《世说》作为 “恰到好处”的书推荐给青年学

生。之所以说 《世说》“恰到好处”，一是因其词句 “简明而不讨厌”；二是因其三十六门所叙内容 “几乎包

括人生命全部公和私机能与善恶的表现”。因此，该书能 “恰好帮助我们精简的文思以至养成随笔散记之

作风”①。

另一方面，在阅读纯粹的原文选读之外，辅以注解的 《世说》选读则能够帮助中学师生们提高文言解

读的能力。吕叔湘在 《国文杂志》辟有 “笔记文选读”专栏，后辑成 《笔记文选读》一书。在该书序文中，

吕叔湘写到其目的是 “为初学文言文的青年找点阅读的资料”②。《国文杂志》１９４２年第３期发表了吕叔湘

的 《世说》选读。吕叔湘选 《世说》二十则，并在原文之后设 “注释与讨论”。注释原则是 “取便初学，多

涉字句，人、地、事迹，唯于本文旨了解为不可阙者约言二三”。他在注释中注意将文言语法和白话用法加

以比较。如 《管宁割席》中 “锄菜”一词，吕叔湘解释道：“刨地种菜。文言常活用名词作动词，比白话自

由。”“讨论”多是设置几道问题供读者思考。如 “床头捉刀人”故事后的问题：“你在历史课中读过关于桓

温的事迹否？”“温峤娶妇”故事的讨论问题有：“你能否就本文扩编成短篇小说？”③这些问题有助于提升中

学生阅读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如果说吕叔湘的 《世说》选读重在教中学生读者如何阅读文言，那么徐文麟

的 《译〈世说新语〉八则》便是旨在教导中学生们如何进行文白翻译。徐文麟在文章开篇首先肯定了吕叔湘
《笔记文选读》对于国文教师的教学指导意义，而后提出翻译的重要性：“在阅读的时候，如果能随时留心

这该怎么翻译，那就一个字也不肯放松，一个语气也不肯忽略，其功效是：对于所读文字得到精切的了解。

因此，在国文课内，翻译也是一项紧要的工作。”④ 于是，他从吕叔湘选读的 《世说》二十则中选译八则，供中

学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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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学生国文水平的需求促使 《世说》在民国时期获得了国文读本的新身份，该书因此具有了教学

价值。古典阶段的文人或从史学角度，肯定 《世说》的文献价值。如陆师道云：“言世代崇尚，人士风流，

百世之下，可以想见。不谓之良史，不可也”①。王思任称美 《世说》是 “小史中之徐夫人也”②。或是从小
说角度，赞誉 《世说》的文学价值。如文徵明云：“稗官小说，无虑百数，而此书特为隽永，精神奇逸，莫或

继之。”③ 凌濛初亦称 “盖稗官家独 《世说》称绝”④。然而，囿于科举制度的选拔模式和传统的经史观念，
《世说》未能以教学读本的身份获得古典阶段读者的认可。直至民国时期，在国文教学讨论的热潮下，为满

足中学生的阅读需求、提升其国文读写水平，民国文人认识到该书便利初学的特点。因此，在文献价值、

文学价值之外，《世说》以国文读本的身份获得了新一重价值，即教学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据 《初学课业
次第》《读书矩》等文献记载，《世说》也曾被日本江户时人作为汉文学习的参考书。同样是将 《世说》视为

学习读本、发掘该书的教学价值，二者却有所不同。日僧显常曾写道：“独 《世说》《蒙求》二书，出入古今，

包罗典实，裒英揭芳，可以为属比之具也。故余常教初学要斯二书。”⑤ 江户时人以 《世说》为学习对象，

是出于该书篇幅简短、言语机趣、内容丰富，从而便于初学的优势考量，是江户时期汉文学习风潮影响下
的选择。我国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以 《世说》为国文读本，不仅考虑到该书取便初学的特点，还有着保存

国学、传承文化的深远内涵。冯友兰以 《世说》为 “中国的风流宝鉴”⑥，陈寅恪称该书是 “一部清谈之全
集”⑦，宗白华肯定书中有 “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⑧的重要资料与启示。这些民国学者的
言说无不表明 《世说》是蕴藏着中国文化的宝矿。

三、全新视角：民国时期 《世说新语》研究的新进展

在 “读”之外，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们也基于自身的 《世说》阅读体验，撰写相关研究或评论文章，以
“写”的方式直接参与进 《世说》接受史的建构过程。他们以全新的视角积极参与建构，让民国时期的 《世
说》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他们撰写的文章，既有美文性质的 《世说》改编散文，也有学术性质的 《世说》

研究论文。不论是哪类文章，都展现出民国时期 《世说》研究的新质素。

目前可见在报刊刊载、由中学师生写作的此类文章共三篇，涵括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撰写类型。１９４０年
《新青年》第２期发表了题为 《阮籍的悲哀》的散文，文章署名 “安定中学郑松元”。这篇散文根据阮籍穷
途之哭的故事改编，在风格上受到何其芳 《王子猷》的影响。该故事出自 《世说》“栖逸”第１则刘注引 《魏

氏春秋》，原文云：“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恸哭而返。”⑨ 郑松元将其改写为千余字的散
文。作者设想了阮籍 “率意独驾”过程中的三次相遇：一遇农人，阮籍感叹于农人的闲朴可喜；二遇主妇和
婴儿，他赞美两人笑容的自然欢忻；三遇刘伶，阮籍斥其行为虚伪做作。遇刘伶的情节是作者根据刘伶鹿
车荷锸的故事改编，源出 《世说》“文学”第６９则刘注所引 《名士传》。三次相遇架构起整个故事的情节。

前两次相遇以 “诚”为核心，第三次以 “伪”作主题。在 “诚”与 “伪”的冲突下，作者在文末以大段心理独
白的形式揭示了阮籍 “哀”之所在。文中写道：“是谁受了老庄的遗毒？千年来的名教压得我们窒息，离乱
的时世更使我们感到生命的虚浮。裼袒放浪原不过为了求丝毫生命的真趣。放情纵酒更不过为求忘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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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悲苦。”① 作者指出阮籍等魏晋名士的任诞肆性是在名教和时世压力下的无奈选择。纵酒享乐无法

使他们解除痛苦，看似通达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逃离。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无法脱离的困境正是魏晋时代

中的阮籍们的 “悲哀”。郑松元对故事情节的补充和多个人物的塑造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心理剖白的手

法借鉴了西方叙事经验。故事的改编展示出民国中学师生对 《世说》背后蕴藏的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以

散文改编 《世说》故事是民国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

《国学鳞爪：〈世说新语〉》和 《评〈世说新语〉》是两篇由中学师生撰写的学术性文章。《国学鳞爪：〈世

说新语〉》的作者署名 “高一赵冬”，该文发表在１９３４年第３期的 《振华季刊》上。该刊由苏州振华女校创

办，属学校刊物，撰稿者多为学校师生。赵冬在文章开篇提到 “崔朝庆删而简之，俾吾人得以窥全书之精

华”，可知他所读的 《世说》版本是崔朝庆选注的 《节本世说新语》。文章赞誉 《世说》将 “东汉之崇尚节

气”与 “东晋之恬澹清谈”融为一炉，达到 “情峻含蓄，相辅而行”的妙处，为读者提供了 “处世之善策”②

。作者虽然未能对 《世说》的文学艺术、后世影响等问题作出更加深细的阐述，论点也多为前人已发，但是

文中对 《世说》特色的概括却精准无误。此外，赵冬根据 《世说》“所引古人均用其字”这一人称特点，探讨

古人之名与字的问题，展示了中学生读者阅读 《世说》时的独特体悟。《上海江西校刊》为上海江西高级职

业学校与江西中学联合发行，主要刊载学校师生的文章。１９３６年该刊第１期载 《评〈世说新语〉》一文，作者署

名 “商二庄永绥”。文章发表于 “读书笔记”栏目，此栏专载师生作品。文章从 《世说》版本、前源文献、后

世续仿、产生背景、主要内容等方面对该书作了深细考察。相比于赵冬之文，庄文更具学术价值，文章对

一些问题的探讨展现出此期 《世说》研究的崭新视角。

《世说》隽永瑰奇的文风何以形成？以往研究者多将 《世说》的风格特点与刘义庆所处的时代关联起

来。明人王世懋云：“晋人雅尚清谈，风流映于后世，而临川王生长晋末，沐浴浸溉，述为此书，至今讽习

之者，犹能令人舞蹈，若亲睹其献酬。”③ 林茂桂在 《〈南北朝新语〉自序》中写道：“夫晋人尚清谈，每吐一

语，辄玄淡简远，诙谐多致。义庆虽宋实晋也，沐浴江左之风流，故独能发其逸韵，而因以旁及于汉魏。”④

顾懋宏也有相似的说法：“刘氏去晋未远，其所撰 《世说新语》，皆晋人清谈之最胜者。”⑤ “生长晋末”“虽

宋实晋”“去晋未远”皆强调刘义庆所处的时代优势。因为刘义庆犹能沐江左余风，所以 《世说》能够写出

晋人清谈的玄远韵致。这种观点在民国时期也得到了承袭。如易宗夔认为后世续仿之作难以与 《世说》比

肩，其原因即在于：“良以二刘去晋未远，竹林余韵、王谢遗风，不啻亲身酬酢，掇其语言，而挹其丰采也。”
⑥ 崔朝庆亦云：“临川生于晋末，贤士大夫之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故撰为此书，具有今人简约玄澹之旨

趣。”⑦ 然而，庄永绥在 《评〈世说新语〉》中对 《世说》风格之成因做出了另一番解释。该文第七部分 “关

于地理方面”写道：

吾国因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地势之不同，影响于民生者至钜，一切文学思想自古遂有南北之分；

北方气候严寒，生物缺乏。叶北严先生 《学生国学问答》云：“曹操 （字孟德）的 《苦寒行》刚劲苍凉，

实南人所不办。”……又曹植 《赠白马王彪》……此亦写跋涉之苦，藉抒闷郁之怀。故北派文学偏于实

际。至于南派文学则偏于理想意，《诗经》及 《楚辞》，即可代表。《世说》亦南派之一，盖山川秀丽，

物产丰饶，处境地与北人过殊，吐属自不期异而自异也。⑧

庄永绥可能受到叶北严 《学生国学问答》的影响。他将文学与地理学结合，将文学分为 “北派文学”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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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文学”，认为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南北文风的不同：北方因气候严寒、生物缺乏，故以曹操 《苦寒

行》为代表的北派文学偏于实际；南方因山川秀丽，物产丰饶，故以 《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南派文学偏于

理想。《世说》属南派文学之一。对于南派文学之 “理想”，作者未能作具体阐释，但是他从地理角度研究

文学问题的尝试却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全新视角，对于当下的 《世说》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结语

姚斯在 《走向接受美学》中写道：“在艺术的历史与传统中，一部过去作品不断延续的生命，不是通过

永久的疑问，也不是通过永久的回答，而是通过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之间的动态的阐释，才能够激发

一种新的理解并允许重新开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①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阶

段，也是 《世说》接受史的一个重要界点。接受者在阅读 《世说》的过程中，不断发现着新的问题、给出新

的答案。中学师生，这些曾经被忽略的群体以 “读”或 “写”的姿态积极参与进 《世说》的接受史建构。他

们的参与让 《世说》以国文读本的身份获得了教学价值，他们写下的文章推动了 《世说》研究的发展，因此

成为 《世说》接受链条中不应忽视的一环。那些包括中学师生在内的接受者们回眸过去，也探索未知，在

问与答中赋予了 《世说》“延续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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